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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速记
	尽管有机农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大多数有机农业农民仍然收入微薄，难以为生。
	无论是食品加工和配送中心，还是美国农业部的规定，都偏向那些偷工减料、财大气粗的农业企业，而不是小规模的种植业者。
	其他国家的法律同样有利于大农企，而不是小农户。
	保护森林和原住民社群的法律缺乏权威和实效。
	在巴拉圭，具有生物多样性的雨林被夷为平地，改为种植单一的有机甘蔗。
	德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太阳能市场。房主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生产的多余能源来获得报酬。
	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都在致力于开发超省油的国产汽车，而欧洲在这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20世纪30年代，一些汽车生产企业买下并拆除了许多市政交通线路。自此以后，重建公共交通的成本就一直令人望而却步。
	碳补偿市场滋生了一些不合理的激励，进而带来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比如砍树作为燃料，取代生物燃料中使用的农作物废料。
	市场的力量可能难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


导读荐语
自2007年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上映以来，人们便开始试图控制和利用正在带领地球走向毁灭的市场力量，开辟一条不会导致全球变暖的消费道路。记者海瑟·罗杰斯仔细调查了有关购买绿色产品的宣传炒作，发现了最为恶劣的漂绿模式：美国农业部有关有机作物的规定直接倾向于工厂化农业；有机认证机构和政府无视自己对单一种植农田的倾斜给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市场欺骗和破坏原住民社群；人与机器争夺燃料。罗杰斯质疑市场的力量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真正帮助人类和地球。getAbstract向那些想要确保自己的绿色投资能够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有力武器的人推荐她的这本调查成果。

浓缩书
美国传统食品体系
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都知道绿色农业之路并非坦途。尽管产品的价格非常高，有时甚至能达到普通农业产品的500％，但他们仍然难以盈利。大多数背负贷款的小农业生产者需要依靠非农收入才能维持生计。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市政当局为了发展商业和增加税收，开始对农田进行重新规划，迫使许多小农业生产者离开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
美国农业部的官方有机认证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妥协，因为这一认证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农业综合企业。虽然这一认证要求农民登记详细信息并支付证明费用，但由于农业部不会去检测农产品的农药或其他化学物质残留，因此这种认证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些在农作物上使用化学制剂的小农业生产者比那些不使用者更容易从农业部得到帮助。虽然农产品的分销渠道运行良好，但是小农业生产者越来越难以加入分销体系。对于全食超市这样的企业来说，跟一家大型农产品供货商合作当然比同时跟好几家小型供货商合作要经济得多。有机食品的成功，却让本地小农业生产者的生活更加困难。
“随着有机成为主流，它所采用的手段越来越像是它原本想要挑战的环境灾难性商业的实践。”

美国农业部的指导方针往往是由农业综合企业拟就的，自然也会服务于它们自身的利益。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小农业企业主会发现，对他们而言，经营肉类加工的成本非常之高。自2000年以来，美国80%的牛肉都是由四家公司来加工的。当某一家大公司收购了某地区养牛户几十年以来依赖的肉类加工商之后，往往就会压低牛的收购价格。由于缺少其他的选择，养牛户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压榨。
全球有机化浪潮
位于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三国交界处的巴拉那河上游大西洋森林，其面积曾达上亿英亩，以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著称。但如今，该森林面积仅剩原来的8％。这就是伐林造田的后果——农田大多用来种植单一的作物有机甘蔗。
“大有机的理念强化了政治、经济和监管工具……这些工具更倾向于最有实力的食品加工商以及农业综合企业中的精英。”

并不严格的有机认证可能会加剧森林砍伐现象。美国农业部国家有机认证计划（NOP）的规则并没有禁止对现有生态系统的大规模破坏。在其他一些非有机农业实践中，巴拉圭最大的糖业生产商Azucarera Paraguaya公司（AZPA）甚至采用工厂化养殖的、含砷饲料催肥的鸡粪便来作为自己的种植肥料。
小农业生产者群体能够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也能够获得公平贸易的认证，以赚取合理的补偿。有机标签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因为有机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和更高的成本。在巴拉圭，AZPA有时候会从小农业生产者那里收购原材料，并且为他们的有机认证埋单。但是，AZPA会将这些有机认证的证明扣留在自己手中，这样那些小农业生产者就无法将他们的有机甘蔗出售给AZPA之外的任何买家了。随着农民家庭人口的增长，为了维持生计，他们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甘蔗。2004年，巴拉圭议会通过了《零森林砍伐法》，但执法所需的资金却一直没有着落。
被动式房屋
随着环保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一些人开始认为低能耗的生活就意味着利用可回收材料来建设自己简朴的家。现在，生态奢华的理念逐渐取代了为环保而委屈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购买具有环保意识的产品来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般小农业生产者收入的85％到95％都来自于非农业来源，比如配偶的工资收入。”

为了保温和降低能耗，外观笨重而且一半埋在地下的大地之舟式的建筑，现在已经被精致的被动式房屋所取代。被动式房屋通过幕后的种种细节来节约资源。它拥有气密性建筑结构，还有在保温的同时能够使新鲜空气循环的热交换通风系统，厚实的保温墙壁以及三层玻璃窗。尽管一直在嬉皮式的朴素和生态时尚之间寻求实惠和舒适的平衡点，但被动式房屋目前的价格还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的。但是，自有住房者却完全可以利用被动式房屋的原理来改造自己现有的房屋，以节省能耗。
德国沃邦和弗赖堡地区的一些生态社区利用太阳能来提供电力和热力。这些社区拥有成片的家庭住宅区以及集中的商业和娱乐公共区域。这些社区限制停车位数量，以鼓励人们不开车，而是采用骑自行车、步行、合乘或是公共交通方式。虽然房屋建造的价格不菲，但房主能够通过低维护费、低水电费这些长期价值来平衡前期的成本。同时他们还能够将自己富余的能源卖给传统的电力生产商，而依照法律规定，这些生产商必须要购买这些能源。
生物柴油
婆罗洲岛上有一片世界上最为广阔的未开发热带雨林。当地的土著达雅人一直依靠雨林生存。他们知道如何在雨林中和雨林周围开展农作物种植，并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一直都维持着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状态。2005年，居住在雨林深处帕雷赫村的达雅人在一次狩猎中偶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大片森林被全部砍伐掉了。
“市场无法记录经济决策者作出的选择所带来的较大影响——无论是采矿、能源、制造这样的主要产业，还是在全食超市购买有机糖，希望能够保护环境的消费者。”

Duta Palma Nusantara公司的附属公司Perseroan Terbatas Ledo Lestari（PTLL）是一家大型企业。为了应对全球烹饪和生物柴油燃料对棕榈油需求的日益增长，PTLL设法获得了将雨林转化为棕榈油料种植园的开发权。在两年的时间里，PTLL已经砍伐了15000英亩森林，而其最终目标是50000英亩。
尽管有保护雨林的法律法规，要求开发者跟当地部族合作，但是棕榈油料种植园仍然在肆无忌惮地蚕食着热带雨林，完全罔顾对原住民社群的承诺和法律的规定。世界银行的金融分支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为这项开发活动提供了不少资金。国际商业棕榈油巨头杜达·帕尔马、丰益国际、嘉吉公司和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都是自愿性监督机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的成员。
“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婆罗洲发生的一切背叛了其崇高的道德操守声明。棕榈油行业的非法活动包括非法伐木、引发火灾、破坏湿地、驱逐原住民，以及未经许可擅自行动。IFC的审计得出的结论是牺牲人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一切以生意为重。
尽管这些行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美国却通过补贴和强制使用生物柴油混合燃料来对其进行间接的支持。在国际上，科学家们正在与联合国共同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来保持森林的完好。这每年大约需要120亿美元的资金，而发达国家目前仅仅愿意为此负担10亿美元。然而，即便是根据联合国自己的定义，森林也可以包括单一种植的农作物，而且上述那些协议中也并没有包含保护原住民权利的内容。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些汽车生产企业买下并拆除了许多市政交通系统。而如今，恢复这些系统的成本却令人望而却步。消费者对省油节能交通工具的追求正在转向混合动力汽车。丰田普锐斯的推出表明，人们愿意购买对环境有益的车辆。油电混合发动机提升了普锐斯的燃油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碳排放。
“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的条件下，有机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

其他的汽车制造商也纷纷进军这一市场——尽管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认为美国汽车经销商压制了节油技术的发展，但欧洲在每加仑汽油可行驶里程已经超越了美国。
补偿碳污染
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名人是碳补偿的第一批埋单者。他们给一些环保活动提供资金，以补偿自己奢华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碳污染。通过英国的碳中和公司（TCNC），酷玩乐队支付了一笔资金用于在印度的贫困地区种植芒果树。乐队成员认为种树有助于从大气中吸收碳，同时也能够为贫困家庭提供可以出售的作物。 TCNC与印度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妇女可持续发展组织（WSD）合作，以确定树木的具体种植地，并且进行栽种，提供肥料和水。但是由于缺乏后续的跟进，TCNC与WSD相互推诿，而致使这些树仅有三分之一存活了下来。
“有机农业农民和加工商基于经济考量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显然会制约产品的绿色化程度。”

尽管碳补偿企业的业务很繁忙，每年的营业额超过40亿美元，但是像碳信用和碳补偿这样的市场机制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消除大气中的碳排放，至少在上面这个故事中能够反映出来自底层的阻力。与在《京都议定书》的限制下向污染行业发放贷款并由联合国监督不同，自愿碳补偿并没有统一的准则，也没有官方的监管。
在印度的农村地区，一家生物燃料工厂能零星地为村民提供电力并提供部分就业机会。每天挣1美元的工人却必须要花钱去购买木材作为燃料，而以前他们可以烧自己的农作物废料。即使是在工厂工作的村民，也会砍伐树木去出售。许多类似的公司都在操控着自愿性的和联合国强制的碳补偿业务，这也为欺诈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们通常会虚报就业人员数量，夸大对穷人的帮助。
“唯一能够成功保护环境的方法，就是消除破坏环境的动机。”

一家非营利机构向无电力的地区的印度人销售低压电微型太阳能套件。这样一套低成本套件所产生的电力只够两个灯泡使用，但其价格仍然达到了约260美元。这对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的人来说是一大笔钱。一旦化石燃料电能进入那些使用太阳能套件的城镇，人们马上就会关掉太阳能电灯。如果政府不能长期致力于建设全国性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这样小规模的努力就会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政府通过一些法案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印度就将失去现有的数十亿美元的碳补偿项目。
太阳能热水器在班加罗尔随处可见，这并不是因为有补贴或者税收抵免项目的原因，而仅仅是因为好用。这说明了在降低排放方面最为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所具有的价值，以及复杂的市场计划的费时费事。
失效的资本主义
市场上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依赖一条影响人类和整个地球的供应链。巴拉圭的有机蔗糖和婆罗洲岛的棕榈油都表明社会和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达雅人的经历也表明，毁灭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该珍视什么，又应该如何对待我们所珍视的？只有当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一问题，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和生活质量建立在过度生产、消费和浪费之上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去解决全球变暖和其他形式的生态毁灭。”

在购买绿色产品、使用农作物生物燃料以缓解全球变暖和保护植被的华丽外衣下，潜藏着的是一系列破坏性的行为。在地球最需要发挥森林的碳吸收能力时破坏原始热带雨林，这种行为却是最致命的。
一些支持者鼓吹自然资本主义，主张在产品生产中减少浪费，降低碳排放，通过效率的提高来增加利润，进而改善人类、地球和利润的三重底线。但是市场却会奖励扩张。沃尔玛降低碳排放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它会用节约下来的资本去开设下一家大型超市。
目前的全球经济模式依赖于不受限制的资源消耗。要想在避免破坏环境的同时实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目标，法律法规力量绝对比市场的力量更为有效。
有机山谷是一个由有机奶农组合而成的合作社，其中的成员有权对合作社的每一个业务环节进行表决。其他一些行业的农民也组成了许多团体，以比有机更严格的标准来监督团体中的成员。资本主义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但社会必须要更加重视人类与整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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